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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塘溪
□裘七曜

时近春节，往事翩飞于心头，突
然忆起三十多年前去塘溪拜年的一
些往事来。

阿姑嫁在鄞县（现鄞州区）塘溪
镇施家桥（施村），于是，想去那里拜
年便成了我春节最热切的愿望。去
阿姑家拜年的人有点多，我和弟，加
堂弟家三兄弟，表哥王忠达家又是三
兄弟，一行八人在遍洒新春的阳光
里，抱团而去，浩浩荡荡。

去阿姑家拜年，得先翻越屋后的
大埠岭和岭头岭，也就是传说中的

“千年不来大埠岭头，宁愿只修裘村
马头”那条令人望而却步的山岭。在
山中的肠间小道，我们穿着新衣裳，
提着拜岁包，有说有笑，吵吵闹闹，蹦
蹦跳跳，或者比比谁爬得快、跑得
快。反正，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那时候去拜年的拜岁包，有时候
是一包核桃，有时候是一包红枣，有
时候是一包黄糖，而提着一包桂圆去
拜年，记忆里却没有。而且拜岁包的
分量也不多，仅一斤多点，是用粗纸
包扎的那种，形如斧头，所以叫斧头
包。还亮堂堂地贴着一张红纸，上面
写着“南北佳品”等之类的黑字。那
时，看到只要是好吃的，总会被勾起
馋虫。这提着的拜岁包，左手换到右
手，右手换到左手，眼里看着，心里想
着，最终还是忍不住在纸上挖一个
洞，偷偷地捏出一个核桃，摸来几粒
红枣，或用手指蘸点黄糖抹抹嘴……
一发而不可收。估计到了阿姑家，这
拜岁包外表看上去依然像弥勒佛“四
平八稳、气壮山河”，但“肚内”已被我
们这群“小毛贼”快掏空了。

翻过大埠岭，爬上岭头岭，有一
条用鹅卵石铺砌的山道，叫“里岭”，
飞奔而下，到“小岭下水库”后，再走
四五里的乡间小路，才到松岙乡（现
称松岙镇）。阿姑家还远着呢，还需
要翻越更大的山，爬更高更陡的岭。

来到松岙乡的山下村，拾级而
上，村后的大石坑水库和大岭古道便
呈现在眼前了。举目仰望，在两旁雄
峻的山间，一条清澈的溪水蜿蜒而来，
而弯弯曲曲的古道，在起伏的山峦中
缠绵着远去。大约行了一个多小时，
终算爬上了山顶。山顶不远处有一

凹地，是一个小山村，周遭是竹
林，密密麻麻，苍翠峭丽。

像清风吹过
树梢般轻盈活

泼，像山泉
悄落岩

石般跳荡欢心，再一次飞奔而下，跨
过一条堆满鹅卵石的溪坑，穿过一个
忘记名字的村庄，就到了施家桥。

阿姑的家在一条狭长的街巷的边
上，在那里，总能找到一种特有的乐趣，
我们放歌欢奔，闹腾嬉戏。阿姑瘦瘦高
高的，看到自己娘家来的小客人总是尽
情地殷勤接待。姑父面貌清矍，话语
不多，是个实实在在的老实人。他们
家的几个孩子尽管比我们年龄稍微
大些，但也很乐意和我们和睦相处。

拿到了阿姑给的压岁铜钿，大家
喧嚷着直奔塘溪老街。塘溪老街，我
们方圆一带村子的居民总称它为“塘
头街”。在我印象里，那里是个神奇
而又繁华的地方，村民们总把自己

“最高档的产品”销往那里。“三八塘
头街，市日嘎嘎嘎，你来我往他，闻名
于乡下”，那是四乡八镇的“天下市”，
连三岁小孩都知道。

远望溪上有桥，清净的溪水在夕
阳下波光粼粼。桥上有红色大字“塘
溪桥”，字迹厚重圆润，郁勃飞动。表
哥说，那是书法大家沙孟海老先生写
的，他是塘溪沙村人。表哥又说沙村
还有个画家（沙耆），听说不管画什么
都活灵活现，特别逼真。可当时的我
知之甚少。

满屋子的人，满桌子的菜。阿姑
是个特别好客的长辈，总是满心欢喜
地把家里仅有的佳肴全端出来，摆在
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舌下生津，大快
朵颐。

由于人多，阿姑家的两间小木楼
实在住不下，有时候连打地铺都不
够。有一次，阿姑的小儿子云定哥替
我俩找了个睡觉的地方，那是溪边独
立的小屋，是一个弹棉花的小伙子租
的，应该是回家过年去了。云定哥千
叮万嘱我和表哥，千万不要在他朋友
的弹棉房里玩什么百子炮仗之类的，
万一发生火灾，麻烦就大了。

施村的后面有个山寺，寺院不
大，围墙很高，院内有一株合抱粗的
梅树。“山寺深雪里，昨夜满枝开”，我
们去的时候正是一树皓丽，飞花万
点，在这样雪后初霁敞亮寂静的晨空
里闪烁着动人的光泽。院内还有几
口千斤缸，憨憨厚厚的样子，放在檐
头之下，想是僧人接“天落水”用它煮
饭、沐浴、洗衣等。

也许是玩了上瘾，我们这一大群
人有时候竟然可以住上整整一个星
期，还赖着不想走。走的时候阿姑还
要送一些礼物给我们。有一次，我还
顺手拿走了云定哥的一本杂志，杂志
的末页有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春

光美》。至今，我还能唱那首歌：
“……我们的故事/说着那春

天/在春天的好时光/留
在我们心里……”

老菜单
□一朵

过了腊八便是年，超市里开
始有了过年的气氛。

很怀念祖父在世的时光，想
念他过年的老菜单，以及他烹、
煮、煎、炸、蒸调制出来的浓浓喜
庆的气氛。

祖父有一句过年名言：“大年
三十的吃法，正月初一的嬉法。”
意思是除夕这一天要放开肚皮吃
好，正月初一这一天要开开心心
地玩好，表示一年从头到尾都过
得富足快乐。他有一套私藏的做
菜厨具，刀铲、捞勺、碗碟一应俱
全，平时几乎用不着，只有过年时
才派得上用场。腊月二十八，家
里买肉杀鸡，过了二十八，他便开
始忙忙碌碌地准备过年的菜单。

看祖父做过年大餐，是一年
中最难得的享受。他在堂前搭一
块长木板作案板，案板上放一块
大砧板、两把薄刀、一大叠尺寸各
异的深盘浅盘。旁边放着一大刀
肉，各色豆腐豆干，一些葱、姜、鸡
蛋和冬笋，当然鱼是不能少的，一
般是一条嘴巴一张一翕、脑袋胖
乎乎的胖头鱼，表示年年有余。
祖父穿着藏青色长褂，戴上袖套、
帽子，全副武装，然后四平八稳坐
在案板前，两把薄刀左右开弓，剁
肉馅。看那气势，犹如张飞武矛；
听那节奏，却如马蹄踏花。两片
薄刀上下交迭，看得人眼花瞭
乱。顷刻间，肥瘦相间的肉糜完
美融合，油润可宜。撒入切好的
葱花，撒入细碎的冬笋丁，佐以香
油、酱油、花椒粉、蚝油，肉馅刹那
间变得活色生香。

肉是年夜饭的座上宾，祖父
取一部分肉馅，混入姜糜、蛋清，
捏成一个个婴儿拳头大小的圆
子，用来炸狮子头；取一部分肉
馅，用豆腐皮包裹，再切成一寸
长的丁，炸成肉响铃；取一部分
肉馅，用千层张包裹，做成肉千
张，每十只用线系牢；取一部分
肉馅，外包鸡蛋皮，做成蛋皮饺
子。做完这些半成品，到了大年
三十，他又用绿笋（方言，笋干的
一种）配肉，做成绿笋烤肉，把肉
的鲜香油润传递给绿笋，让绿笋
变得从没有过的香脆、豪华，它

在餐桌上的受欢迎程度甚至要
超过肉类；还有油豆腐配肉，豆
制品的筋道遇上五花肉的友好，
又产生不一样的味道；还有鳗鲞
配肉，一年仅能吃到一次的鲞冻
肉，在年三十的餐桌上显得弥足
珍贵。除此之外，还有细腻莹白
的鱼丸，肚皮里塞满了笋丝咸菜
的豆腐包，还有一年到头不轻易
上桌的红膏炝蟹和那时
候只有在过年才能
吃到的海苔腰
果。案板

上 争 奇
斗 艳 ，馋
得 我 们 口 水
直流。

大年三十一早，每
人吃一碗家里自产的年糕，表示
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中午吃
家里现包的汤团，代表团团圆
圆。水磨糯米粉爽滑黏糯，芝麻
猪油馅香甜十足，让人齿颊生香，
回味无穷。除夕年夜饭，各色菜
品都端一碗上桌，大家尽情享
用。祖父给每个人碗里都夹一块
鸡肉，说：“吃了鸡肉，年纪就又长
一岁了。”意思是岁不待人，大家
都要努力进步。对孩子，是鼓励；
对大人，是鞭策。

生活早已进入小康，一餐一
饮，可以随需准备，但回味过年老
菜单，仍让人心生怀念。或许，是
因为想念祖父手中的老味道，也
或许，是因为怀念那贫瘠年代里
过年的欢乐。

过年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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